
蔡长宜诗词二首

西江月·汉和春会

开举汉和书院，元宵风雅情怀。
生花妙笔应邀来，各展大家风采。
泼墨挥毫凝画，同堂竞技倾才。
新春团拜主宾 ，艺苑几多豪迈。

注：成都市书画名家共十二
人，皆应书院主人王开举之邀与
会，餐后参观其藏茶鉴茶馆，各获
赠黑茶而归。

闻鸡起舞

惊蛰催春降夜霖，
寅时醒梦听天音。
蓬窗喜雨冰弦响，
灯影披衣诗意寻。
造物复 滋自性，
流年循序送光阴。
情随大地精神烁，
玉落小笺更漏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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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正明：从乡间泥土走来的“政治诗人”
□ 杨嘉利

诗八首
□ 雄欧

舍

月华如水
月亮送给了人间
——纯洁

人们就把赞美的诗句
送给了月亮的岁月

朝霞如画
霞光涂抹了人间
——秀色

人们就唱出心灵颂歌
把朝霞镶入了画册

人生，有舍，才有得……

像如水的月华
收获赞美的岁月

像如画的朝霞
留下靓丽的画册

简单

水，就是水
山，就是山
你简单
世界就简单

行路难
因为心中多了负担
释怀了
身轻如燕

做人难
是摆不脱情感纠缠
屏蔽了
心境广厦万间

世间万物
复杂，又简单
人生一世
可浓墨，可淡然

地，就是地
天，就是天
你简单
世界就简单

细节

盛夏
小小防晒霜
给予人安然

寒冬
小小的背心
送一片温暖

巨轮
小小的零件
成败的关键

滔滔海浪不会退休
浪能够涌船前行
就能打翻船

千里长堤
不容一个蝼蚁巢穴

——醒世的恒言

细节犹如大海浪花聚汇
聚汇出大海壮阔的波澜

忍

志贯长空气冲斗牛
有多少实用

能伸能屈，真功夫
有柔有刚，大英雄

周郎早逝
只因为太硬的骨头
太狭小的心胸

越王雪耻
何在乎虎落平阳
历史分什么英雄枭雄

弓能屈，箭才有呼啸的雄风
腰能弯，山才有巍峨的青松

水能曲，才有浪花汇大海
人有忍，就能走向成功

忍，是历练
忍中大文章
八面来风

关系

关系
就像蜘蛛网
蜘蛛网神奇美丽
关系网三教九流合一

关系
就像爬地草

爬地草四季翠绿
关系网咬碎四季

如浪的潮流
旋涡连着旋涡
如潮的人际
关系纠缠关系

网里进网里出
网进网出
累

网里来网里去
网来网去
疲

宁静致远时——
风清月白，山高水低，各有景致

止步

人生路
多彩的路
前方太多未知
未知中太多变数

有时花团锦簇
有时荆棘载途
有时青松翠湖
有时深沟壑谷

对，还是错
错了就止步
退后天高地广
在这人生多彩的路
不到黄河心不死
心死了，何来成功路

人生路
多彩的路
走好每一步！

累

蜡烛
燃成了灰
光明送给了黑夜
蜡烛的心，没有累

蜜蜂
飞尽毕生
蜜糖留给了生活
蜜蜂的心，没有累

如果
真有来生来世
蜡烛和蜜蜂
定是伟人中的伟

身体累
不是累
心累，才是累

心不累能收获幸福
奉献中享受身体累

弯腰

金色的稻谷
懂得暴风雨中弯腰
才能给人类带来美好

坚挺的翠竹
该弯腰时就弯腰
才能风雨后泛起微笑

潮有涨潮
潮有退潮
涨潮是浪花的澎湃奋进
退潮的浪花一样是波涛

心香一瓣
□ 陈柴

邓太忠诗二首

色达印象

一匹金马穿过神灵的空间
一些魂落地生根
打着温暖的手语奔东忙西

天堂在深邃的目光时隐时现
只有这一片净土，才让
一草一木安静地走完余生
经桶旋转出众生的慈悲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哑口无言的风和云
在佛袖的悠然里泪如泉涌
那些红色的房在心血里沐浴
洞开的每一扇窗
敞亮的每一道门
都有灵魂的来往
都一直通向天长日久的来世

我终于走进一种想象的深渊
肉身飞过低处的阳光
打开远方的起点
这里的日子是心灵的春天

痴恋者

冬季的色达
逆流而上的风帆
跟随不了雪花的旋转
冰冻的河床里
诡秘的鱼游出性爱的灵动
跃上龙门
诵读欢天喜地的诗篇

而你，打结的目光
让心又一次搁浅
弥漫的隐痛
煎熬出日子的内涵
爬上眉梢的阳光
咬住飞翔的时间
从另一个异乡
看见往事的骨朵
碎响裂变

缘分从生命里滑落
掠过心境的黑暗
处女一般
深居你洞开的瞳孔
一天又一天
你苦咸的泪
还有你仅有的思念
被一饮而干

一

前不久，黎正明新诗集《红酥手》出
版并颇受关注。记者有机会走近了这位
自称为农民诗人的人。

上世纪60年代，黎正明出生于四川
什邡市双盛镇一个叫车家湾的小村，家
境贫寒。3岁过年时，黎正明吵闹着要买
气球，可妈妈连3分钱也拿不出来，只好
狠心地打了他的屁股。然而，当哭闹的黎
正明透过泪水模糊的双眼看见妈妈背转
身偷偷抹泪时，这个幼小的男孩似乎一
下子懂事了。他用手擦拭着妈妈脸上的
泪水说：“妈妈不哭，我不要气球了。”

苦难是什么？对于弱者可能是囚
笼，囚禁人生的梦想；但对于强者，苦难
则像铁犁一样开垦着生命的土地，然后
播种、收获。黎正明就是这样的强者。

14岁时，县城文化馆办了一本文学
杂志《亭江》，语文老师孙永超常有作品
在上面发表。黎正明便好奇地问：“我也
能写东西发表吗？”孙老师回答：“当然
能呀。”从此，黎正明着了魔似地成天从
早到晚想着如何写小说，心里渐渐萌生
出作家梦，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
入到构思写作上。尽管写出的一个个作

品投出后又全都被退了回来，可他仍执
迷不悟。一年多后，黎正明中考一败涂
地，连高中也没考上。

黎正明回到了农村，像父母一样每
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可他心里
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难道真要这样
生活一辈子吗？“我一定要在文学上闯
出来！”为此，不管干农活种庄稼有多苦
多累，他都要抽出时间学习文学理论知
识，拼命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吮吸营
养……

二

梅花香自苦寒来。15岁时，黎正明
有一天去邮电局，竟在一份当天出版的

《四川农村报》副刊版上，热血沸腾地看
见了自己的名字和作品，他的诗作《过
桔乡》发表了！

就这样，年轻的黎正明，一边在田间
地头耕种着喂养生命的粮食，一边用手
中的笔书写下了众多丰富精神世界的文
学作品。短短几年，这个双腿沾满了泥土
的小伙子，就让自己的诗歌一首接一首
地刊发在了《星星》《诗歌报》《绿风》《诗
神》《当代诗歌》等报刊上，成为他人生路
上实现作家梦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然而，文学创作上的收获，并不等
于人生的成功。为改变贫穷的命运，黎
正明在乡镇企业干过采购，去小学做过
代课老师，后来索性做起了水果生意。

可就是卖水果，黎正明依然没放下
他热爱的文学。

一天，黎正明正在卖水果，惊喜地
看到邮递员送来的《四川日报》上刊登了
他的诗作，他一下蹦跳起来大声叫道：

“太好了，我的诗又发表了！”惹得市场上
不少人莫名其妙看着他，不明就里。

黎正明明白，不管是种田还是做买
卖，都不是他所要的生活。

这年夏天，《海南信息报》招聘记者，
黎正明立即关掉水果摊，赶到海南应聘。
由于自己只是初中毕业，学历低，他担心
不会被报社录取。可报社领导慧眼识珠，
看了他发表的众多作品后，不仅录用了
他，还破格任命他做了副总编。

这一年，黎正明才22岁！
就在黎正明准备大干一场时，他很

快发现，在这家内部报纸，他的很多想
法都无法实现。几个月后，他毅然离开
了这家报社。当背着空空的行囊行走在
通往省城海口的路上时，他的眼里装满
了苦涩的泪水，他感到自己再次迷失了

未来的方向。

三

到了海口，他的才能和学识很快得
到一位香港作家兼资本家的赏识，他被
聘为香港《世界经济》杂志社海南办事
处（中国版）执行副总编。

这一次，黎正明牢牢抓住机会，投
身自己喜欢的事业，并成功地策划了一
系列经济与文化活动，主编了《世界经
济》中国版甘肃、重庆、西安、南京等城
市专辑。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挣到
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虽然挣到了钱，但黎正明朴实的人
生情怀依然没改变。一次，杂志社为表
彰他，特意奖励了他 2 万元港币。但黎
正明一分都没揣进腰包，他用这笔钱为
家乡什邡在杂志上打了整版广告，大大
提升了什邡在港澳地区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1994年，黎正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
诗集《爱我所爱》。几年后，他带着这本
诗集回到了家乡，出任《什邡报》副刊主
编。这期间，他把自己多年从事文学创
作的经验和体会，毫无保留地教授给了
当地作者，认真指导他们写作，认真修

改他们的作品，极大地提高了什邡文学
爱好者的写作水平。随后，黎正明调入
什邡文联，成了“专业作家”，并加入了
中国作家协会。

2010年，省委组织部又破格将黎正
明调入四川省作协工作。

回首一路走来的人生，他感受最深
的是，作为农民的儿子，要不是遇上了
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自己又怎么能打拼
出这样美好的人生呢？正是带着这样一
种朴素的感情，在 2004 年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时,黎正明倾情写出了长达
4000 余行的政治抒情诗《永远的邓小
平》。他也因此被称为“政治诗人”。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历史的车
轮驶入改革开放第 40 个年头之时，黎
正明感慨万千——因他与爱人严利都
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又都出版了不少
图书，去年末，他们一家被评为“四川省
最美家庭”；新年伊始，他又出版了新诗
集《红酥手》，致敬自己的爱情和人生。
黎正明透露，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他正
着手写三本书，全都是以改革开放为主
题的主旋律作品，因为正是党的改革开
放政策，让他这样的普通百姓、普通家
庭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刘道平诗三首

网投名人

元本斯文法自然，
今朝何故网翻天？
似曾雕技犹能价，
唯有吟诗不值钱。
大众跟风磨掌试，
水军拼死有谁怜。
若无史记名难动，
许是重投司马迁！

初春柳枝

昨日东风带暖阳，
万千细柳竞新装。
芽心不过针尖小，
荡却秋千笑草黄。

春节见闻

纸化冥钱不惜酬，
青烟带泪绕荒丘。
谁知为免阳人意，
地府凭添通胀愁。

题玉兰
□ 徐登明

晨起欲问春深浅，
窗下玉兰满树开。
秃枝何须叶相衬，
一身素白款款来。

清明到了，五弟已离开我们八年
了！

残酷的化疗，顽强的抗争，终归未
能击退体内癌细胞的猖狂进攻。五弟良
道于 2010年 6月 17日 3时 40分走完他
差一月就满六十的人生历程。

这年的 6 月 20 日上午 10 时，新繁
殡仪馆火化炉，平行的电动轨道车缓缓
把他推进炉膛。随着上空漫散的袅袅青
烟，具象的五弟重叠、清晰而又抽象的
身影向我走来——

那是身着补丁装领口红领巾飘逸
的五弟；那是懵懂少年千里跋涉大串联
的五弟；那是郫县太平公社大队秧田插
禾的五弟；那是两路口镇铁匠铺甩大锤
的五弟；那是县城南街木器社螺钉厂金
属加工看机器的五弟……

定格的每张画面都闪现着五弟劳
动的身影。

五弟的“奢望”很简单：再过一月就
可领到“退休”工资，过上平和的日子。
然而，他终归未等到这天。

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退休”。自郫县木器社螺钉厂难以
适应改革浪潮遭淘汰后，下岗的五弟参
与小作坊的金属加工，以全劳力挣钱养
家，供娃娃读书，并以此为支撑而获得
精神力量。

起码的生存权使五弟很容易满足。
小个的他有强健的体魄，五音不全

的五弟时不时会讴几句：“谁能告诉我，
是对还是错，过去未来共斟酌……”这
是他常挂在嘴上的歌。

对生活，他永远满怀希望。
听五弟落魄时的好友兴国说，1978

年学校恢复招生，急切想改变“下乡知
识青年”身份的他找来书本，在草房陋
屋的煤油灯下复习，终因学业一丢十多
年，终因与数理化产生距离而放弃。

但可见五弟对“知识改变命运”的
渴望。

那天我接到小妹的电话。那头，“五
哥得了重病，是肺癌！”这头，我双腿似
铅灌，刹那间空气凝固了。从来没想到
死神会在此时此刻降临他头上。

雪上加霜的是，重病中，八十六岁
的老母亲清醒地知道了幺儿的“恶兆”，
本来就孱弱的肌体再次受到打击。

屋漏偏逢连夜雨，破船又遇打头风。
信命的老母亲唯有乞求神灵护佑。

她艰难地爬上三轮车赶到一间庙宇，敬
了三炷香，捐了两百元，祈祷五弟能躲
过一劫。

时隔不久，母亲病逝。火化当天，我
们不让五弟去殡仪馆，但他坚持要送老
母亲最后一程。可以想象，在人生最后
的驿站，哭声此起彼伏，满眼纸花葬品，
还要面对仙逝的老母，此情此景让五弟
内心承受着多么强烈的痛苦。

但五弟履行了父亲之后护守母亲、

为他们送终的孝道。
母亲火化当日，我们坚决让他在殡

仪馆口的茶铺等待。倒是瘦弱的弟媳发
出“我们娘儿母子咋个办啊”的呼嚎令
人辛酸、动容。

看着寒风中侄儿搀扶他母亲，我们
有些无奈和无助。

送走母亲。兄妹面临五弟的问题。
好不容易为五弟凑足了手术费，这

笔钱燃起他对生的渴望，亦让五弟体会
到亲情的温暖与力量……

手术的痛苦、化疗的难受五弟都挺
了过来。每次疗程一完，当天他就搭车
返回郫县家中。亲朋好友、师兄师弟都
劝他留在病房，他不！仿佛回家病就好
一半的样子。

生活在我们中间一天，就会快乐一
天，这也许是五弟不愿呆在医院的真正
原因。

手术见到了效果，五弟长肉了，咳
嗽减轻了，心情也好了。

亲友的鼓励，儿子的叮嘱，妻子辞
掉工作的伺候，特别是医生那句“把那
坨割下甩了就好 ”的话，给了五弟战
胜病魔的勇气。

但我清楚，在“第一杀手”肺癌面
前，顶尖富豪、当今名士也“只争来早与
来迟”，概莫能外，何况芸芸众生。

7月，五弟年满花甲，也即是他企盼
的领社保的日子。这天若能提前到来，

他该多高兴啊。但我深知，五弟处于人
生倒计时，这天对他而言似乎很遥远、
很遥远。我宁愿不去想它。

手术后那段时间，五弟特别开心，
尽管开心得有些沉重。

喝茶、散步、搓麻、骑车……五弟的
一帮朋友和我们尽量设法转移他的心绪。

嘀嘀嗒嗒的催命钟似乎走得格外
急迫，五弟也拼全力完成他最后也是最
大的夙愿：在儿子工作的北京郊县，为
他购置一套小户型住房。

其间，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的争气
的儿子把“强心针”注入五弟心田：2009
年 5月当选为北京市总工会劳动模范，
2010年5月又当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2010年 5月中旬，情知形势险恶的
五弟在爱人的陪伴下赶到北京。这是时
隔44年后旧地重走。1966年前，15岁的五
弟无知地加入串联大军步行到了京城。

再次到北京是五弟人生最后旅程
的第二个夙愿：看儿子的房子，坐一回
飞机。

沉疴缠身，五弟强打精神爬长城、
登天安门，以惊人的毅力享受人生最后
的时光。

身体太虚人太累，筹划了许久的京
城游不到一周，五弟便返回了家中。

紧绷的弦一下松了。
当我再次电话问询五弟时，话筒中

传来嘶哑声音。我情知凶险。当问到儿

子的房子时，五弟似乎憋足了中气：啊，
可以！释重的轻快！

病情急转直下。
几天后，当我和爱人赶到郫县人民

医院二楼 31 号病房时，见到的是我所
见到的这种病人相同的境况：癌细胞每
天贪婪地吞噬无能为力的病人的肌体。

五弟睁开双眼，算是招呼我们。他
已无力发声了。

次日早上，我俩再次去医院。五弟
拼足力气清晰地喊“二哥”，耗尽了他积
蓄的能量；对身旁的“二嫂”也只能以睁
眼替代招呼。

这声“二哥”传递的兄弟情谊多重、
多深、多沉！

“二哥”是五弟留给我也是他在人
世间最后诀别的话。

上帝是天使。她创造了以人为中心
的家庭，培养了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上
帝是恶魔，一手毁掉了她搭建的亲情宫
殿，使身体流淌同一血脉的人注定要饱
受生离死别的痛苦和折磨。

天堂那边，父亲、母亲有他们钟爱
的幺儿相伴，一定不会寂寞。

升腾的雾霭中，五弟喝口浓茶，润
润嗓子：“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过
去未来共斟酌……”

这声音反复回荡，不择时空，萦绕
脑际。

勤劳、快乐、吃苦的五弟，走好！


